校園采風

向穴居告別

· 黃女娟

畢業典禮當天，她穿著整潔的制服，羞赧、愐靦的坐在畢業生席裡，與左右兩旁的同學小聲的交談著。此時，我心頭那千斤重的擔子彷如釋重負……

案　　例：S生，小六女生。常以肚子痛為由，待在家，不上學。
家庭狀況：單親（父母離婚）
父：身材高壯，打零工為生；

兄：國三生，有幫派，留校察看。
了解家庭背景
    「唉！我們班的××又兩天沒來上學了！打電話也不接，真氣人！」級任吳老師又氣急敗壞的來報告。此事拖不得也，夥同主任前去探訪，按址尋去，租屋處是棟舊社區的二層樓房，按門鈴，門都快敲破了仍毫無動靜。所幸鄰居看不下去了，出來相助，S生才終於睡眼惺忪、披頭散髮的來開門。進入屋內，被觸目所及的景物嚇到，天哪！這是人住的嗎？客廳的地板歪七扭八的躺著幾條顏色泛黃的被子（看不出來是鋪的，還是蓋的？），報紙、衣物、狗食、狗毛散落一地，一隻驚恐的狗兒在我腳邊轉來轉去，深恐有人搶走牠的糧食。用過的保力龍餐具、碗盤，歪歪斜斜的棄置在茶几上。我小心翼翼的避開障礙物，跟著她上二樓。

      兩間房，兩張單人床，S生正從混亂的衣物堆裡尋找換穿的制服，趁她換衣之際，我就隨意瞧瞧。晃到浴室，哇！門是破的，與房間相隔的牆壁上有個拳頭大的洞，浴缸裡漂流著半缸污水，橫桿上掛著兩條黑黑黃黃的毛巾（應該不是抹布吧？），浴室門口橫躺著一條「捲」了一半的女用內褲。客廳、臥室、浴室如此髒亂，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，當真可用「慘不忍睹」來形容。
     詳談後方知S父的工作時有時無，沒工作時白天就猛睡，夜晚則三人通宵熬夜看電視。兩張單人床，S生有時跟父睡，有時與兄擠。（S生已發育，如此睡法十分不妥，頗讓人擔心。）
不放棄的輔導
    知其居家生活後即苦口婆心的勸她，教她每日基本的衛生習慣：自己換洗內衣褲、勤洗澡、洗頭，身體才不會有異味；作息生活要正常，不要熬夜看電視、看漫畫，早上方能早起上學。但其惡習已積習太久，要她一下子就聽話、改過，根本是天方夜譚，一星期能到校三天已屬正常。所以每天打電話叫她起床已成我每日晨間的例行工作。然，接不接電話還得看她高興否，有時任憑你電話已快響破，她仍不理睬。有一天，其父終於責任心發現，載她來學校，趁機建議S父盡速帶她去看醫生，免得她老是用「肚子痛」作藉口而不上學。並對S父曉以大義，再無故讓她長期缺課，學校就呈報給市公所的強迫入學委員會去開單罰錢。只是二、三個月過去了，S生依舊懶散如昔，改善有限，級任老師已放棄，並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輔導室身上。這期間，因懷疑S生是否遭父兄性侵害，才常以肚子痛為藉口，故通報「台北縣性侵害防治中心」請求協助。不久即有社工前來訪談，但社工雖具專業素養，卻仍難破S生之心房，最後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。


    除此之外，輔導室還請認輔志工協助，讓S生參加小團輔活動，但她因實在缺課太多，難以融入團體，唯一與同儕接觸的機會也喪失了。到了六下則變本加厲，乾脆連電話都不接，偶而來上學的日子也不敢進教室，最後輔導室就成了她的落腳處。只要她有來，認輔志工就採一對一的家教方式，讓她能跟上班級的進度；還得想盡辦法發掘她的優點，盡量鼓勵她。S生何其聰明，一教就會，並能舉一反三，真是枉費了聰明的資質。
放下心中重擔
    就在我們已筋疲力盡、快宣告投降時，S生不知是被我們「煩」得感動了，或是突然開竅了，漸漸發現她自動來輔導室報到的日子變多了，服裝、儀容也乾淨整齊，身上竟有點香皂味，還會綁頭髮、換髮型呢！

    畢業典禮當天，她穿著整潔的制服，羞赧、愐靦的坐在畢業生席裡，與左右兩旁的同學小聲的交談著。此時，我心頭那千斤重的擔子彷如釋重負。但，不免又擔憂：「她上了國中後會更好嗎？不會又變壞吧？」在她微笑的臉龐上，我彷彿見到她充滿希望的「國中生涯」了，唉！真盼望是如此！
 

（註：開學過後曾與國中聯繫，中輟生名單沒有她，也非特殊案例的一份子。終於揮別了我心中的那份忐忑與不安。）
               　　（作者為台北縣安坑國小輔導處前任輔導組長）

